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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北到东风3～4

级，明天偏东风3～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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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沽湖畔的巧遇
“海平叔，欢迎回家！”8月 13日，上海虹

桥机场，陈杰紧盯着人流，一看到费海平就快

步向前，牢牢地握住他的手。

费海平专程从台湾高雄赶来，这是两人

的第二次相见。

第一次相见是在一个多月前。

7月 9日，晨光熹微，出差在外的陈杰来

到云南泸沽湖，等待一轮日出。

“你好，能帮我拍张照片吗？”一位台湾口

音的老人请陈杰帮忙时，他自然地接过手机。

一边拍照片，一边看日出，两人越聊越投

机，还拍下了一张合影。

“我叫陈杰，平时住在上海，祖籍是嘉兴

桐乡濮院。”

“我叫费海平，从台湾高雄来，我的父亲

也是从濮院出来的。”

祖籍濮院，后来去了台湾，姓费……陈杰

心中一惊，因为他的爷爷原本也姓费，被收养

后才改姓陈，而且他小时候听爷爷说起过，爷

爷的哥哥一家在台湾，后来断了联系。

真会有这么巧的事？陈杰心里嘀咕，和

费海平互留联系方式后，依依惜别。

随后，陈杰向父亲陈玉堂求证。

原来，陈玉堂珍藏着从台湾寄来的 3封

家书和一张全家福。

陈玉堂翻出家中老相册，很快就找出了

全家福照片。在断了通信的30多年里，陈玉

堂总是会摩挲着照片和小辈说，还有家人在

台湾。

照片有些泛黄，有的地方也已模糊，但陈

杰还是很快从照片中辨认出，最右侧的人和

费海平确实十分相像。

“快问问，他的父亲是不是叫费云峰。”陈

玉堂语气急切。

“我的父亲叫费云峰，没错。”短短的一句

话在手机屏幕上跳出来，陈杰蒙了一会儿后，

直呼发生了“奇迹”。

隔着屏幕，双方又对上了许多细节，彼此

的心更近了一步。

“你是我的堂叔，我以后叫你海平叔吧。”

“下个月我一定要回濮院看看。”

或许是血缘相亲，叔侄俩有说不完的话，

更相约故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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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下午，雨过天晴，在嘉兴市桐乡市濮院镇，台胞费海平踏上青石板，走上了寻根路。

“这就是费家场啊，我曾经在父亲那看过一张故乡的照片，我找到自己的根了。”费海平回忆中模糊的照片，在小镇

上找到具体的模样。

一个多月前，费海平在云南泸沽湖畔巧遇青年陈杰。素不相识却似曾相识，两人在聊天中发现，彼此竟是失联多

年的堂叔侄。奇妙的缘分正在续写，如今费海平踏上了寻根路。

找到故乡的味道
“这就是我父亲出生、长大的地方，这

里是我们的根。”8月14日下午，在濮院这

座小镇，费海平寻找着父亲曾经生活的痕

迹，也在血脉相连的亲人身上看到了相似

的容貌和习惯。

以前濮院费姓人家集聚的地方叫

“费家场”，如今是濮院时尚古镇的一部

分。泸沽湖畔的巧遇在网络上“爆火”，

让分散在各地的费家亲属也聚集到了一

起。20多位亲戚相聚到小镇，长辈们追

忆着过去的生活场景，孩童们则懵懂地

听着。

费海平这位七旬老人，也像一个孩

童，这里的一切故事对他来说都充满了熟

悉的新鲜感。

走过一个小店，里面臭豆腐的味道吸

引了一家人。

“你父亲探亲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

是这一口臭豆腐。”费海平的大表姐张瑞

英笑着说，那时候她还小，印象中探亲时

的费云峰有着圆圆的脸庞、黝黑的皮肤。

“我父母说，费云峰探亲的时候，扑

到了父母的墓碑前，痛哭着说‘儿子回来

了’。”张瑞英回忆道。

现炸的臭豆腐金黄酥脆，费海平尝了

一口，惊呼道：“这个味道好熟悉。”

他回忆，小时候住在台湾眷村，许多

伯伯叔叔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带去了各自

家乡的味道，“回到濮院，我找到了故乡的

味道。”

和亲人们相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

话题。当晚的认亲宴上，全家人吃了团圆

饭。

“我的父亲像是个预言家，他在家书

里说‘迟早会双方来去通畅’，我们现在就

很通畅，还这么巧合地恢复了联系。”茫茫

人海中，从费海平和陈杰意外相遇、相认，

到如今费家全家大团圆，血脉亲缘创造了

奇迹。

陈杰带着 5岁的儿子来到现场认亲，

“网上说，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距离

隔不断我们的血脉，我们的子孙也会继续

相亲相爱。”

三封家书里的乡愁
“我们的父亲是亲兄弟，我们俩是血脉很亲

近的堂兄弟。”8月14日上午，费海平第一次见到

自己的堂兄陈玉堂，高兴地说，“原来我们俩都

属羊，堂兄只比我大了3个多月。”

“我原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陈玉堂感

慨道，30多年前，他就从大伯寄来的照片里知道

了费海平这个堂弟。

在陈玉堂的描述中，费海平补齐了父辈在

故乡的“拼图”。

“我父亲三四岁的时候，双亲过世了，他们

兄弟俩成了孤儿。”陈玉堂说，他的父亲后来被

陈姓人家收养，改名叫陈阿林，而费云峰岁数大

些，曾经在家乡开过小酒馆，后来去参军，再后

来去了台湾……

浅浅的海峡阻隔不断亲情，费家兄弟十分记

挂对方。1987年，首批探亲台胞来到大陆，打破

了两岸长期隔绝状态。费云峰曾两次回乡探亲。

“那时候，大陆的生活条件差一些，云峰大

伯回去后，不但给我们写信，还托人寄过钱回

来。”陈玉堂将保存完好的3封家书带了过来。

当时的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封封信

中是一位长辈对后辈的关怀，也是一个游子对

家人的挂念。

在写给陈玉堂的信里，费云峰总是念叨着

弟弟陈阿林：“我让人在广州寄给你父亲美金

200元，是否收到。”“希望他身体健康，一切愉

快，少吃烟酒。”

对于侄子陈玉堂，费云峰也常常劝勉：“两

岸交流快速进行中，人民的交流也很通畅。”“你

们还年轻，将来会过好生活的，因为世界天天在

变。”

1992年左右，费云峰突然回乡，还带了一个

朋友来大陆投资考察。虽然这次投资最终没有

成功，但费云峰心中对故乡的情意可见一斑。

“父亲平时很严肃，没想到在信里却是这么

健谈。”看到这一封封信，费海平也陷入了回忆，

“其实父亲当初不是十分富裕，攒钱也是为了回

大陆探亲。”

“今年我不回大陆，明年再说。”每封家书

里，费云峰都会写上一个未定的归期，似是对亲

人的回复，亦似对自己的安慰。

后来，费云峰生病、去世。随后，双方也因

种种原因渐渐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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